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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文/刘世锦

关于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和其

他资源的高消耗及其带来的高污染的依赖，并在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减少，资源节约及环境改善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

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定义，里面的含义

还很多。这个含义现在存在不同的看法，对要不要促进绿色

发展产生了争议，甚至有相互对比的看法。

首先讲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促进绿色发展。

第一，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增

长模式的可持续性遇到了挑战，发达国家用传统的增长模式

实现了工业化，但代价却是高昂的。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发

达国家在德班会议上却不愿意承担责任，这是不怎么讲道理

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问题，当我们进入工业化进程的时

候，遇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比原来更大，这是大家很难避免的

挑战。

第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同时也是更为积极和

重要的看法。绿色发展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什么

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呢？过去，我们把污染物、排放物

作为外部性的东西，没有算入成本。而现在，我们要计入成

本了，经济学上叫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一旦计入成本就太高

了，怎样才能降低呢？现在的办法不行，需要采用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以后，就有新的附加价

值，就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所以经济增长就会获得新的动

力。因此观念上必须要转变一下。减排和治污，过去被看作

一种负担。很多人认为，把污染物排掉，不花钱，就是占了

便宜，如果去治污，就变成一个负担。现在大家再仔细想一

想，如果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负责任的话，就能形

成一种新的机制，会带来新的增长的机会和机遇。

第三，当我们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增长动力的时

候，我们会看到共赢的一面。有了共同利益的基础，我想不

论是两个企业也好，两个地区也好，两个国家，或者N个国

家，都是合作的基础、共赢的基础。既然是一个机遇，就有

抓住机遇的问题。谁走在前面，谁就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就

可能占据制高点。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深

一点、远一点，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绿色发展

不是负担，而是一个新的机遇。谁能先抓住机遇，就可能赢

得先机。

作为一个机遇，中国有什么优势？首先，我们有一个强

大的政府，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在

控制碳排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可以强有力地履行公共职

能，这个优势在中国来讲会更加突出；第二，后发优势，我

们并不需要淘汰旧有的产能，我们新增的需求可以通过发展

绿色产能或者绿色的基础设施来实现；第三中国庞大的市场

可以为我们快速地完善产业链提供良好条件；第四，资本和

人力优势；第五，传统部门的技术改造空间巨大；第六，可

以避免城市化的“锁定效应”。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

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65%左右，两亿多人口转向城市，

如果用传统模式实现城市化，环境的代价会很高，如果我们

采用新的绿色发展的模式来实行一种绿色的新型的城市化，

我们将会获得很大的收益；第七，新能源资源的禀赋。中国

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页岩气和沼气资源，这使中国在

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和改善其能源安全方面有较多的

选择；最后，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有可能使中国成为吸引

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挑战，绿色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机遇，而正确处理好政

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关键。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

政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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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技术产业化的洼地，一项技术可以是中国创新，也

可以是国外创新，但可以在中国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产

业链的形成和完善。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激励机

制，为绿色转型提供强大的市场激励主要有两方面：首先，

为绿色发展提供基础性的市场条件，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理顺

煤炭、电力、天然气和水等自愿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价

格不仅反映市场稀缺，更要尽可能地反映它们在开采、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外部危害。但这种改革难

度非常大。最近电价已经有所调整，煤电的问题仍非常突

出。为什么产生这些问题？关键是机制不顺。理顺价格机制

是第一位的，同时要清理和取消对传统能源和自愿性产品的

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补贴，并对国有企业占用的自然资源按市

场价格收取足够的特许权使用费。

其次，减少碳排放和环境保护须加快引入市场化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节能减排提出了方案，主要观点

是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技术性

的转化为排放总量的限额目标，把排放的总额采用行业先进

的排放标准和人均GDP等标准在各地区进行分配，并且为各

个地区建立碳排放的账户。账户建立以后，每个地区怎么实

现碳排放，实现减排目标，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排放

权的交易，可以用碳税，也可以是排放的技术标准，或者地

区减排的合作机制、行政管制等等。我们对各个地区进行考

核，不一定完全拘泥于其实际减排多少，而是看其账户是否

平衡。

总体来讲，今天我们讨论清洁产业发展的问题，绿色

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直接的表现为清洁增长

会引领一部分绿色产业的发展，即所谓的绿色增长源。共有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传统部门绿色化改造。有人认

为，可能需要一些新技术，而事实是，有些机构曾经做过研

究，如果把现在大量常规技术和管理模式能够很好地应用，

就能产生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而且可以同时提高企业的盈

利水平。

第二个方面，新兴绿色产业扩张，广义上包括所有的

低碳和低污染的行业，狭义上，包括太阳能、风能和设备制

造、电动汽车等等。

第三个方面是服务业，特别是新兴绿色服务部门扩张，

有非常大的潜力，现在生态系统的服务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

很大的产业。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政

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到底扮演

什么角色，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经济学讲究

外部性问题，即政府之外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将由政府着

力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产权。例如，电动车在

发展初期，市场容量不大，为了培养消费者可能需要适当的

补贴，但是这应该是需求性的补贴。什么含义呢？即没有特

定的对象，竞争中谁胜出，谁能够把车卖出去，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政府就补贴谁。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不应该参与的事情是什么呢？例如创新过程中一

些具体的问题，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投资规模多大，

这不需要政府解决。还包括政府要指定一些技术路线，这种

做法非常不明智，特别是技术快速变化的领域更是如此。例

如，新能源汽车领域，新型的柴油车在节油方面有优势，那

么混合动力车的前景看起来不错，而近几年，电池蓄能技术

有了一定突破，电动车又成为主流了。这个领域实际上处于

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潜力很大，但是技术路线也是经常在

变化的，因此技术路线的选择，应该由处在市场中进行竞争

的企业自己进行选择，政府不需要进行参与，即使参与也不

会产生好的效果。

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总认为为了攀

登技术高峰，可以集中人力物力短期之内攻克，经常举一个

“两弹一星”的例子，但是我想指出，“两弹一星”从地球

上来讲并不是创新，因为在我们之前，美国人、苏联人已经

发明导弹，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追赶、在学习。如果要制造

一个地球上尚未存在的东西，真正要开拓技术前沿，是有方

方面面的不确定性。创新什么时候能成功？很可能是晚上睡

觉的时候，似醒非醒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事情就成功了，具

有高度不确定性，是不能规定时间的。如果说几个月之内、

几年之内必须实现什么成果，这是不符合创新规律的。这些

事情应该让科学家，让企业，让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在

他们自己的探索中去解决。

现在，新兴产业方面有些技术很热，但是关键技术还没

过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搞了很大的开发区，规划

要搞多少多少量，或者多大产能，但是市场在什么地方？技

术稳定吗？将来能卖出去吗？投资能收回吗？这些问题都是

高度不确定的。新兴产业技术变动速度很快，某种程度上意

味着风险更大。其实，一个行业里淘汰率最高的并不是传统

产业，而是新兴产业。

我们用更加清醒，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态度找到一条

正确的路线，关键是把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摆对 ，使中

国的绿色产业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1世纪低碳

中国发展高峰会议的演讲）


